
! ! ! !我年轻时爱好音乐，参加过文艺小分
队，吹拉弹唱也是个“三脚猫”。退休后，为
圆儿时的钢琴梦想，我又进了老龄大学钢
琴即兴伴奏班学习，每天在家中的钢琴上
练习。

每年的上海国际乐器展我是必去的。
那年，在乐器展上，我第一次邂逅“魔鬼钢
琴”。所谓“魔鬼钢琴”，就是通过一套电子
控制系统，实现钢琴的自动弹奏。
那可神了，就见那架钢琴像着了魔似

的，琴键自动跳动，悦耳的琴声飘荡，好像
有一个“魔鬼钢琴家”在演奏呢！
我立刻被迷住了，与销售员攀谈起来。

但一问价，太贵，要五六万元呐。
后来几年，这“魔鬼钢琴家”也渐渐跌

价了，但价格仍要二三万元。
前年 !"月，我又去参观乐器展，并结

识了制作“魔鬼钢琴”系统广州参展商的一
位方姓销售员。我与他大谈“几年来的等
待”，他很“同情”我，但要价最低仍要一万
八千元。我再三商询能否再低些？最后他给
出了“底价”：一万四千元。说这个价是专给
琴行的，是厂里的批发价了，因为要给琴行
做给个人用户留出利润。我知道，这确实是
最低价了。我当即表达了购买意向，同时邀
请他到家里来玩。
那天，这位二十几岁的大学生销售员

如约而至。他原先在照相机厂干过，对相
机、镜头等也懂。到家一看我屋里的阵势，
他竟呆了，说没想到“别有洞天啊”。我与他
交上了朋友，之后常常电话联系。但我的
“购买意向”仍然只是“意向”，我还在等一
个最后的机会。

终于，那天他来电了，说为我争取到
了“真正”最低的价位：一万二千元！问我
装不装？也许是淘地摊货历练了我，我知
道“没有最低，只有更低”，继续跟他蘑菇。
他说，装这玩意儿得请帮手，一个人装不
起来的。我听出了这里的“降价空间”，立
即毛遂自荐：“不用请了，我来当助手，一
万元搞定，成不？”电话那头稍停片刻后，
说：“成！”
去年 #月一个春寒料峭的早上，我开

着小车，按照约定去 #号线地铁车站接他。
见到他时，我有些吃惊，他竟哼哧哼哧地身
背着三大袋的工具、材料。$点多到了家，%
点就正式开工。中午，我的太太担任“特邀
厨师”，亲自烧了四五个家常菜，还犒劳他
喝了点啤酒。下午接着干，一直干到晚上 &

点才大功告成。
确实，装这系统不简单。得把钢琴下半

部拆开，用专用电刨在琴内的木横档上刨
出偌长的一条凹槽，然后安置一根金属槽
进去，再将线圈等零部件悉数嵌入，再把诸
多线头逐一接好……

为防止家中“尘土飞扬”，他一边刨木
档，我一边提着软管，跟着他的操作吸刨花
木屑。
除了拿吸尘器吸刨花木屑，我这个助

手还帮着递工具、梳理线路接头等等。我们
合作得非常默契。通过全程的参与，我掌握
了该系统的结构和原理，之后碰到小故障
就能自行排除啦！
晚饭喝过庆功酒，我把他送到地铁站。

回家洗漱后，我泡了杯热茶，坐在椅子上打
开了“魔盒”。克莱德曼的《致爱丽丝》的美
妙音乐响起……那晚我睡了个好觉。
这集成电路的自动演奏系统，把音乐

软件通过特制的处理器，转换成计算机认
识的语言，再通过线圈产生的电流，反向顶
击琴键，为每个琴键提供了 !#&级的表达
效果。音乐软件存有一千多首钢琴曲，让我
的“工作间”变成了“音乐作坊”。
多年来，我淘出一个“智能生活”，让退

休的日子充满了乐趣。

! ! ! !上世纪末，我工作的单位要改制为有限
公司，以落实现代企业制度法人治理的组织
架构。为了向客户说明新公司的改制情况，
加上供销经营部也正好准备做一些业务活
动的小礼品，所以决定一并定制一批印上工
厂改制成公司简明情况介绍的纸折扇。作为
部门副经理兼办公室主任，我开始联系有关
承接方。

经过走访多家生产单位和比质比价，最
后签订合同时，详细约定了折扇的大小尺寸、
用纸克数、纸张白度、字体要求、交货时间，特
别是连折扇中间扇骨的根数和必须用篾青作
材料等都标注得明明白白，供需双方还当场

签名密封了一把样品扇。至于最关键的单价，
因为订购的量大，所以仅 '(#元一把，承接方
差一点就不愿做这笔生意了。

半个月后，这 #)"" 把折扇按时送到了
单位，我和几位同事随机抽验了 !" 把扇
子，并与封存的样品扇核对。俗话说：“不
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虽然我们不够专
业，但和样品扇一比，感觉质量不差。于是

按合同约定，货到验收合格一次付清货
款！

但是，当大量折扇送给客户后的一个
月，反馈来的信息真让我差点厥倒！原来当
时折扇送到客户手中时，天还没有太热，因
此客人大多打开看一下欣赏一番，扇几下就
收起来了。而一进入夏季高温，客户们开始
使用这把扇子，却发现用了不到半天，那扇

骨就散架了，原因是中间那根固定扇骨用的
销子断了！我心急火燎地检查那根销子，发
现承接方为了节省成本，居然用了再生的黑
塑料！

当然，承接方态度十分好，愿意全部收
回后再改用金属销子。不过，通知客户后几
乎所有客户都一笑了之，弄得我这个主办
者十分尴尬和内疚，既对不起单位的信任，
也收不到应有的广告宣传效果，真是阴沟
里翻了船！

就这么一个仅占整把扇子面积和重量万
分之一的“销子”，却让我遭遇了一次“滑铁
卢”！“细节决定成败”，我真的体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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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来的“智能生活”

{1}家有神奇电子眼

! ! ! !去年初的一天，我的太太从老年大学回来。
她出了电梯，刚走到家门口，房门忽然自动打开
了。见我站在门口，妻子诧异地问道：“你要出
去？”我诡秘地笑道*“我是特地来为夫人开门
的！”妻子一时云里雾里，她当然疑惑：一直“躲
进小屋成一统”的我，怎会预先得知她的归来？

将太太请进我的“工作室”，我自豪地向她
介绍起这些日子我的最新工作成果———一套家
庭监控装置大功告成了！
随着我摁动遥控器的按键，监视屏和电视

宽屏幕上同时显现出我们住宅大楼进口和我家
#)楼电梯口及家门口的清晰实时图像。继续按
键，随着监控探头的“东张西望”，近拉远伸，只
要目力所及的大楼附近的所有区域，一一展现
无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假如有歹徒敢在居家
周遭几百米内作案，我的监控设施就会将其牢
牢锁定，只要我将这些录像提供给警方，那歹徒
绝对难逃法网！当然，目前我的监控装置尚在等
待立功的机会。

后来，我的朋友来访，我的家门也屡屡“神
奇打开”，一时传为美谈。
监控装置的要件是镜头、摄像头、硬盘录像

机等。以前，这种高档电子产品都是银行等重要
单位才安装使用的，价格昂贵，光一个镜头就要
二三千元。后来，监控装置开始进入超市和一般
单位乃至住宅小区，但一般人家不会搞这玩意
儿。我搞这个当然也不是“为警方破案”的，是个
人爱好而已。
我是金华人，曾在无线电厂当过钳工、机床

工，还做过供销科长。改革开放后，下海去深圳
办过公司，承包经销电子产品。前些年，退休的
我随女儿定居上海。我从小好奇，喜欢摆弄机
械，是那种会把家里的闹钟拆开来玩的孩子。我
几乎对所有的精密机械感兴趣，在别人眼里冷
冰冰的铁家伙，在我眼里却像美女一样令我入
迷。定居上海后，我很快就找到了一方宝地———
虬江路旧货市场。我经常出入那里，看到“好像
有用”的各种“机械家伙”，就买下来。拿回家将
它们“开膛剖肚”，哇，做得这么精致！我首先欣
赏它们，对它们的设计者满怀敬意。表达了敬
意，我就小心翼翼地拆解它们，将那些精密的零
件分门别类地放好。也不定哪一天，我就会将这
些零件重新搭配组装成一个新的精密机械。

就说这家庭监控装置吧，它的镜头、摄像
头、硬盘录像机乃至电线，都是我在旧货市场淘
来的。
这台监控装置大显神威后，被我女儿相中。

于是我这老爸立马“遵嘱”为住在 #!楼的她家
装了一套。

没想到这又产生“广告效应”，于是我又为
#!楼几家邻居都安装了一套。

! ! ! !我常去北京路、虬江路市场淘旧货，有
时候，“情况”逼得你非出手不可！比如专业
摄像机，有的是电视台之类的单位淘汰下
来的，它们差不多就当“废铁”卖了！这样一
架摄像机，新的时候要二三十万元，可如
今，那些旧货摊主只要一二千元就肯卖给
你了！要知道，机械的零件会磨损，但那高
级镜头是玻璃的，没有硬伤，那跟新的一样
用啊。一二千元，光买个镜头都像捡的！我
看着这么便宜的东西，实在不忍心它们流
落摊头，就掏钱买下来。这不，家里就有了
近二十架摄像机，排成一排。我常“检阅”它
们，我知道它们也在感激我———因为只有
我珍惜它们，把它们当宝贝。

那一次去虬江路，遇到一个卖旧货的，
黄鱼车上二十只摄像镜头，要价不高。我看
着心痒，也心痛，好吧，你们当垃圾，我全
要！#"元一只，通吃！我砍价狠？可小贩很
高兴，他还有赚呢。是哪个单位当垃圾处理
的，害得我只好又囤积这么多高级摄像镜

头。其中的三只，就装在了我的家庭监控装
置中。那镜头的清晰度，顶呱呱啊！

有一次，我与一位“业内”的朋友去淘
货。在一个摊位前，他小声对我说：“你看，
这可是好东西！”我一看，还真不识。他悄悄
告诉我，这叫设计模板夹具，都是最好的合
金材料，其中的凹槽精度极高，可以组合成
各种“设计工作台面”。我当即买了下来。当
然很便宜，因为摊主是称斤头买进的。

买下后，朋友对我说，这种东西过去是
绝对买不到的。现在因为单位或工厂关门，
才当垃圾处理了。

我识货后，又陆续买进一些模板夹具，
然后将它们组装成一个万能工作台面，我
可以在上面固定各种零件，进行加工操作。

在虬江路市场，我淘得不少宝贝，它们
都曾出身名门，一时落魄，虎落平阳。我收
留它们的时候，就像在股市买潜力股，坚信
“是金子总会发光”。我将它们带回家中，洗
净尘垢，它们的高贵品质又熠熠闪亮！

! ! ! !我家有一道“三八线”，那就是以客厅门
边的一尊维纳斯雕像为界，一边是我太太的
“势力范围”，一边属于我的“领地”。

为什么老夫老妻还要划“三八线”，因为
我太太属于艺术型，我属于“脏兮兮”的“操
作工”。我太太爱画画，客厅及她的房间挂满
她的大作“艺术品”。客厅的这边是一条窄窄
是走廊，通向我的“工作间”。走廊及工作间
的墙壁，我做满了架子，上面摆满了我的机
器宝贝。那些木架，是我用小区装修人家丢
弃的边角木料打制的。

由于常在工作间的地板上拆洗、安
装，好端端的实木地板变成了大麻脸。所
以我太太轻易不进我的“领地”，倒是我这
个“操作工”，为她的“艺术品”做了一台投
影仪，可以让她在大屏幕上尽情欣赏自己
的“大作”。

我当然也有“大作”。我组装了不
少袖珍型机床，它们的各个配件都是
“贵族”出身，全是从高级精密机器上
拆下来的，一位高工邻居看了赞不绝
口。世博会期间，他建议我送到世博会
去参展。我被他赞蒙了，可没这个胆
量，结果没敢去献丑。

去年 ) 月，我的另一位高工邻居又
来提建议，叫我将一台具备“车、铣、磨”

等功能的多用小机床（是我花了半个多
月时间，用各种精密零部件组装的）送到
全国科技活动周的“创新屋”去展出。结
果我真送去了，而且进入参展程序，但后
因展品太多，未能轮上。

我家有台可移动的自动升降工作台，
亦是我的代表作之一。它的台面就是用高
级模板夹具拼装的，台面安装在小型液压
升降机上，能承载一吨重量。我若想去高
柜顶上拿个东西，只要用遥控器将台身降
低，人往上一站，再把它升至所需的高度
便可信手取物，方便着呐！

那次，太太照相机里一个小零件坏
了。太太去店里修配，商家因没有利润，
根本不肯接修，说若要换，只能整个部
件一起换。听说这情况，我毅然接手了。
我对太太说，这小玩意我能做。我就在
小机床上开工了。但一动手，还真有难
度，由于零件太小，老眼昏花的我即便
戴了老花镜也看不清楚。忽然想起医院
里做微创手术，咱不是有高级摄像头
吗？就在小机床上加装一个高级摄像探
头，再把图像放大转到彩电的视频里
去，这样看着大屏幕图像就动手操作
了。嘿，多清晰呀，很快就圆满完成了零
件的加工。

{2}逼你非出手不可

{3}“三八线”各分领地

{4}“魔鬼钢琴”引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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